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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蘇
州
，
很
多
老
房
子
的
門
楣
上
有
個
比
巴
掌
稍
大
一
點
的
藍
牌

。
藍
牌
為
搪
瓷
質
地
，
呈
長
方
形
，
上
面
只
有
三
行
白
字
。
中
間
一
行

最
醒
目
也
最
重
要
：
﹁控
制
保
護
建
築
﹂
。
第
一
行
是
該
建
築
的
編
號

。
最
底
一
行
是
掛
牌
單
位
：
蘇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後
面
緊
跟

是
日
期

：×
年×

月
立
。

如
果
這
個
建
築
十
分
重
要
，
那
麼
在
它
的
旁
邊
還
另
外
掛
一
塊
略

大
些
的
黃
色
木
牌
，
刻
上
關
於
建
築
的
簡
介
。
譬
如
平
江
路
胡
廂
使
巷

﹁唐
納
故
居
﹂
的
中
文
下
面
還
有
一
行
英
文
，
另
在
扇
形
的
框
內
鐫
刻

：
﹁唐
納
（
一
九
一
四
至
一
九
八
八
）
，
原
名
馬
季
良
，
電
影
評
論
家

、
劇
作
家
、
名
記
者
。
故
居
原
為
三
路
五
進
大
宅
。
蘇
州
市
文
物
管
理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立
。
﹂
若
是
非
常
重
要
，
那
麼
在
其
旁
邊
還
會
增
加
一

個
稍
大
而
詳
細
的
說
明
牌
，
這
個
牌
子
材
質
為
有
機
玻
璃
，
咖
啡
底
色

。
還
如
﹁唐
納
故
居
﹂
，
用
中
、
英
、
日
、
韓
文
字
標
示
，
下
一
行
是

帶
括
號
的
胡
廂
使
巷
二
十
五
至
四
十
號
，
下
面
的
文
字
第

一
段
內
容
與
黃
牌
上
相
同
，
其
他
文
字
為
：
﹁東
牆
至
倉

街
，
西
牆
至
棋
桿
弄
。
中
路
主
軸
線
前
有
石
庫
門
牆
，
依

次
為
門
廳
、
轎
廳
、
大
廳
、
樓
廳
、
後
花
園
，
基
本
保
留

了
明
清
老
宅
的
格
局
。
一
九
三
六
年
，
唐
納
與
藍
蘋
曾
於

西
書
房
小
住
，
晚
年
的
唐
納
曾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兩
次
回
到
老
宅
。
﹂
外
地
遊
客
到
了
這
些
地
方
，
哪

怕
不
進
去
，
看
牌
就
可
以
略
知
它
的
歷
史
。

據
了
解
，
像
這
樣
掛
牌
的
建
築
，
蘇
州
市
分
別
於
二

○
○

三
年
、
二○

○

四
年
、
二○

○

五
年
在
普
查
的
基
礎

上
公
布
了
三
批
，
共
三
百
一
十
處
。
現
在
，
部
分
已
升
為

市
級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那
麼
，
什
麼
樣
的
建
築
才
能
有
資

格
掛
這
樣
的
牌
呢
？
主
要
評
判
標
準

兩
條
，
一
是
建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以
前

，
具
有
歷
史
、
科
學
、
藝
術
價
值
的

民
居
、
寺
廟
、
祠
堂
、
義
莊
、
會
館

、
牌
坊
、
橋
樑
、
駁
岸
、
古
井
等
建

築
物
、
構
築
物
；
二
是
建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前
，
具
有
重
要
紀
念
意
義
、

教
育
意
義
的
優
秀
建
築
和
名
人
故
居
。
掛
了
這
樣
牌
子
的

建
築
，
等
於
是
給
它
一
道
護
身
符
。
任
何
人
不
得
擅
自
遷

移
或
拆
除
，
無
產
權
無
關
。
而
且
要
按
照
古
建
築
的
要
求

進
行
日
常
養
護
和
維
修
，
落
實
防
火
、
防
盜
措
施
，
並
接

受
文
物
和
古
建
保
護
部
門
的
業
務
指
導
和
培
訓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些
掛
牌
老
建
築
並
不
影
響
原
來
的

使
用
功
能
和
現
住
人
口
的
居
住
，
該
怎
麼
生
活
還
是
怎
麼

生
活
，
任
歲
月
穿
梭
，
時
光
流
逝
，
文
化
傳
承
。
歷
史
在

地
老
天
荒
中
積
澱

積
澱
，
風
雨
繼
續

它
的
滄
桑
，
那

些
不
斷
發
生
的
故
事
在
磚
磚
瓦
瓦
、
花
花
草
草
中
浸
潤

浸
潤
，
吸
納

歲
月
的
鉛
華
與
風
塵
，
讓
陳
了
再
陳
的
老
酒
繼
續
釀
製

甘
醇
。

蘇
州
的
古
建
築
俯
拾
即
是
，
更
不
用
說
像
控
制
保
護
建
築
了
。
那

麼
為
什
麼
要
拿
唐
納
故
居
來
說
事
呢
？
這
是
因
為
，
唐
納
新
婚
不
久
的

妻
子
藍
蘋
後
來
改
名
江
青
去
了
延
安
，
一
度
成
為
影
響
中
國
社
會
走
向

的
政
治
風
雲
人
物
。
現
在
能
再
現
這
段
歷
史
，
它
彰
顯

蘇
州
人
對
歷

史
的
敬
畏
與
尊
重
。
在
城
市
化
飛
速
發
展
的
今
天
，
許
多
地
方
為
豐
富

城
市
文
化
內
涵
不
惜
除
舊
布
新
，
大
拆
大
建
。
最
新
統
計
表
明
：
﹁過

去
十
年
，
中
國
共
消
失
九
十
萬
個
自
然
村
，
平
均
每
天
近
百
個
。
﹂
歷

史
是
現
實
的
鏡
子
，
文
化
是
城
市
的
脊
樑
。
老
建
築
擁
有
豐
富
的
傳
統

資
源
，
具
有
一
定
歷
史
、
文
化
、
科
學
、
藝
術
、
社
會
、
經
濟
價
值
。

巴
黎
、
倫
敦
早
在
六
十
多
年
前
，
就
開
始
實
施
老
建
築
普
查
建
檔
。
現

在
，
有

豐
富
歷
史
文
化
內
涵
的
蘇
州
人
樂
於
為
那
些
破
爛
不
堪
的
老

建
築
掛
牌
保
護
，
這
種
做
法
無
疑
為
各
地
提
供
了
一
個
幾
近
完
美
的
樣

本
，
但
願
它
能
對
各
地
城
市
建
設
與
發
展
有
所
啟
示
。

光緒四年即
公元一八七八年
農曆八月二十八
日，垂簾聽政的
慈禧太后與外交
大臣曾紀澤有過
一次談話。慈禧

問曾：你懂洋文，和洋人打交道，想必不
倚仗翻譯了吧？曾答曰：仍須倚仗翻譯。
「一則朝廷體制應該如此，一則翻譯傳述

之間，亦可藉以停頓時候，想算應答之語
言。英國公使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
其談論公事之時，必用翻譯官傳話，即是
此意。」 言簡意賅的回答，將翻譯人員的
重要性講得個明明白白，也算是讓久居內
宮的那拉氏開了一回眼界。翌年，曾紀澤
在給朝廷的公文中又一次論及了翻譯人員
的重要性，稱 「翻譯官為最關緊要，既須
博通言語、精究文字之員，尤須深明體制
、砥厲廉隅之士」 。

基於這種理念，曾紀澤對翻譯人員由
是格外關注。如他曾五次上書請求對法文
翻譯聯芳進行獎勵和升遷便是一例。一八
七九年，他上書稱聯芳 「遠涉重洋，供差
異域，持躬均屬謹慎，造就頗有可觀，其
於職分應辦之事，並無貽誤，未便沒其微
勞，自應由臣按照奏定章程分別核獎」 。
一八八一年，他又上書稱聯芳 「盡力宣勤
，毫無貽誤，實屬異常出力」 。翌年年初
，他再次上書稱聯芳 「樸誠端謹，敏事慎

言，堪以暫行署理」 。甚至在同一天，他尤不厭其煩地
上書稱聯芳 「先後經前出使大臣郭嵩燾奏調出洋，在洋
當差不止三年，資格已深，又皆屬勤謹得力之員」 ，由
是建議將其由三等翻譯官擢升為二等翻譯官。一八八四
年他第五次上書稱聯芳 「隨臣辦理交涉一切事宜，供差
六載，盡力宣勤，不辭勞瘁，實屬異常出力，茲屆二次
三年期滿，自應援案請獎，以昭激勸」 。關愛之情，莫
此為甚。

有時候為了做到人盡其才，對任期已滿且通曉外文
的外交官員，曾紀澤亦往往上書朝廷，建議予以留任，
如新加坡領事館官員左秉隆任職三年，例應另行擇員充
補。曾知情後，旋上書稱 「臣再三思維，求如左秉隆之
熟悉該洲情形，能自樹立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員原係
隨臣出洋充當英文翻譯，能通英國語言文字、律例規條
……以之留任領事，實屬人地相宜」 。寥寥數言折射出
這位曾門公子對朝廷的忠心、對下屬的洞察，絲毫不讓
其父曾文正公矣。

此外，曾紀澤對從事翻譯或推介中國文化的域外人
士亦極友善。或稱頌其譯介的功績，或解答其譯介中的
疑難，可謂關心備至，黽勉有加。如英人艾約瑟受命將
十六種 「泰西新出學塾有用之書」 譯成漢語，並請曾指
正。曾挑燈夜讀，反覆細研，感觸良多，稱 「今閱此十
六種，探驪得珠，剖璞呈玉，遴擇之當，實獲我心」 。
又丁韙良、梅輝立皆美英友人，與曾先後訂交，過從甚
密。曾稱 「丁君為同文館總教習，取西書之有益於中國
者，政治學術、聲明文物，逐漸翻譯，纂輯成書。梅君
則取中土載籍閱裨於公若私者，敷陳其義，撰為西文，
與丁君事異而意同，各盡其職云爾」 。褒獎之情，無不
溢於言表。

一八七九年，曾紀澤出使英法諸國，與英國詩人傅
理蘭有過交往，曾在日記中稱傅 「談吐甚有風趣。其人
立志欲取各國從軍之詩譯為一書，將使人觸目警心，勝
殘去殺。願雖難償，而其心可嘉」 。出使期間，曾紀澤
與中國典籍英譯巨擘理雅各亦有謀面。他在同年農曆五
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 「理雅各來，談極久。其人
為倭格師福爾德書院教師，專教中國學問，即前寓廣東
三十餘年，曾譯五經四子書者也。自言諸經皆能通曉大
意，惟《周易》難於解說」 。於是乎，曾公子便向眼前
這位蘇格蘭老人大侃了一番其對《易經》的看法。談笑
間，理雅各興許還將自己英譯的《易經》向曾紀澤作過
展示，說不定老人家還特地挑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 息 」 和 「地 勢 坤 ， 君 子 以 厚 德 載 物 」 的 英 譯 文
"Heaven, in its motion, strength. The superior ma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erves himself to ceaseless activity "、
"The power of earth is what is denoted by Kun. The
superior ma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with his large virtue
supports things"，向比自己年輕二十四歲的曾郎作過一番
請教呢。只可惜當時只有他們二人在場，這中間的撫今
思昔、談天說地，乃至關於英倫咖啡的美味、華南荔枝
的可口等諸多議論，後人都只能想像，而無法進行考證
了。奈何！

客人問孔子的學生， 「一
年有幾季？」學生答， 「春夏
秋冬四季。」客人搖頭， 「不
對，三季。」兩人爭執不下打
賭：如果是四季，客人向學生
磕三個頭，如果是三季，學生

向客人磕三個頭。恰好孔子從屋裡出來，學生問
， 「老師，一年有幾季？」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說
， 「三季。」學生不敢馬上問，只好磕了三個頭
。客人走後，學生問孔子， 「老師，明明一年四
季，您怎麼說三季呢？」孔子說， 「你沒看他全
身綠嗎？他是螞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從沒
見過冬天，你講三季他滿意，講四季吵到晚上都
講不通。你吃點虧，磕三個頭，無所謂啊。」

有一次，朝廷考官出怪對為難蘇東坡的學生
， 「寶塔尖尖，七層四面八方。」學生們大汗淋
漓無以應答。蘇東坡說： 「這樣簡單的試題，還
難得了他們？」考官嘲笑道， 「那他們為什麼對
不出來呢？」 「他們都對出來了。」 「他們明明

都搖手不會。」 「考官大人，你的上聯是：寶塔
尖尖，七層四面八方。他們的下聯是：玉手搖搖
，五指三長兩短。」學生們如釋重負地露出了笑
容，考官則目瞪口呆。

民國十年，電話安裝進入紫禁城。時年十五
歲的溥儀聽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覺得好奇，
叫內務府給他也安裝一部。溥儀翻開電話本，感
覺很好玩，突然看到京劇名角楊小樓的電話號碼
，便對話筒叫了號，為了不 「暴露」真實身
份，他學京劇裡的道白腔調念道， 「來者可是
楊—小—樓啊？」對方哈哈大笑問， 「您是誰
呀？」溥儀嚇得連忙把電話掛了。一八九六年，
李鴻章訪問巴黎，法國為他舉行了盛大閱兵式。
按法國禮儀，在檢閱儀仗隊時，兩國最高領導人
要各唱自己的國歌。大清那時還沒有國歌，情急
之下，李鴻章高聲唱起家鄉合肥的小戲 「廬劇」
：三河鎮十字路開了門店，東邊賣的是瓜子，西
邊賣的是香煙，中間賣的酒和麵，針頭線腦樣樣
全……

一九四一年，國民黨陪都發生一起重大窒息
事件。時任重慶防空總司令劉峙、重慶市長吳國
楨及憲兵司令賀國光前往現場視察。回來後，蔣
介石聽取三人回報。蔣問， 「死了多少人？」劉
、賀覺得沒來得及統計，無以回答。吳連忙搶過
話頭，隨口說是共死了一萬幾千幾百幾十人，蔣
點頭滿意。出來後，劉峙和賀國光問吳， 「你怎
麼知道這個數字？」吳說， 「委員長喜歡具體數
字。」劉、賀豎指誇讚， 「你真會做官。」

瞿秋白和楊之華的婚禮進行到高潮時，楊之
華的前夫沈劍龍快步來到婚禮現場。沈劍龍剃了
個大光頭，身一襲袈裟，手捧一束玫瑰，送上
自己精心準備的賀禮，盒帶上寫：和尚敬獻。

許世英在巴黎被邀請去觀賞脫衣舞。結束後
，有記者突然要他發表對脫衣舞的看法。許笑笑
說， 「這是很好的娛樂活動，同時也可能有助於
增加貴國的人口。」第二天，當地報紙頭版頭條
登出中國許代表的採訪新聞，題目是──脫衣舞
可增加人口。

伯父已離世十年了，
十五年前，我從台灣帶回
來的那一罐阿里山高山烏
龍茶卻一直擺放在櫥櫃裡
，始終不捨得打開來，彷
彿伯父他老人家還在那個

遙遠的寶島上，依然在人間。
去台灣之前，我只知道喝綠茶。我的家鄉在

江南，那裡的茶園到處可見，小的時候聽說最好
的茶葉是清明前那茶樹上嫩綠的小葉尖尖，還得
是少女的手去採摘，才是珍品。

從小到大，看父親喝綠茶，龍井、雨花、
碧螺春……，江南人招待客人好茶，可以用透明
的玻璃杯，滾開的水沖綠色的茶葉，透過透明的
玻璃，你可以看到茶葉一根根豎起，在熱水裡慢

慢地舒展身體，彷彿一件精緻的藝術品，在你的面
前任由你欣賞任由你把玩，盡興了之後再端起杯子
，深深地聞一下那清香的味道，輕輕地對杯子吹
一口氣，把杯子邊緣的茶葉吹離一點，透出裡面的
淡金色的茶水，淺淺地喝一口，滿嘴的春天滋味就
蕩漾了開去……

去台灣看我的大伯父是我的心願，伯父一九四
九年去了台灣，一直到四十年後才回到大陸看望他
的兄弟姐妹，那時也只能看到兄弟姐妹了，他的母
親、我的祖母已去世多年了。還記得祖母病重之際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伯父正身處香港，電話
裡聽到兄弟告知 「母親病重」，卻無法前往見最後
一面。我可以想像握住電話筒的伯父是如何的心如
刀絞，又怎樣的潸然淚下！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我想
那是伯父永遠難以愈合的心裡的傷痛。伯父對我十
分疼愛，可能我長得比較像祖母，伯父把他對母親
的思念和不能盡孝的愛心都彌補在我的身上，他專

程去美國看我，知道我能去台灣，他開心的像個孩
子，已經近七十歲的他一定要親自陪我到處看看，
問我想去哪裡？我不假思索地說：想去阿里山！

伯父伯母帶我跟他們一隊圖書館的文友們
一起來到了阿里山上，住進了一家茶莊裡，那個茶
莊座落在雲霧繚繞的山裡，到處可見青綠的茶園和
樹林。我們住在茶莊專門為遊客準備的日式榻榻米
的大房間裡，一個個榻榻米成排的整齊地排列，
我很不習慣這種類似中國大通鋪的住宿，伯父伯母
倒是習以為常，但也察看到我的為難之色，伯父讓
一位老伯伯把他靠牆邊的鋪位讓給我，他自己睡在
我的鋪位旁邊，說這樣就沒人打擾我了，其實伯父
的鼾聲比誰都響！第二天伯母硬讓伯父再調個鋪，
隔伯母，我都能清晰地聽到伯父的鼾聲！伯父還
唧咕： 「我自己的侄女，哪裡會嫌我吵！」我趕

忙說沒關係，可伯母直搖手，低聲對我說： 「他不
知道他自己打鼾那麼響！」

在那個茶莊，我吃到最甜脆可口的高麗菜，那
看上去就是大陸的包心菜，可吃進去滋味真是天壤
之別，不僅甜甜而且脆脆，清香滿口，真的是難以
言說的美味！茶莊的人介紹說那裡的蔬菜都因種在
高山上完全無污染，加上那裡獨特的氣候，滋味很
特別；又說他們的茶葉也是如此，在高山種植的烏
龍茶都特別標明 「高山烏龍」，那是我第一次喝到
台灣的高山烏龍茶。

他們的茶道有點類似日本的茶道，很莊重很正
式，大家圍觀看茶莊主一邊為我們講解高山烏龍
的種植一邊展示如何泡烏龍茶。

因為阿里山高山的寒涼氣候，尤其是早晚那裡
雲霧繚繞，太陽照在茶樹上的時間有限，形成那裡
的茶樹葉苦澀的滋味低，甘甜的滋味高，加上阿里
山的茶莊大都採用人工手摘茶青的方式，整個製作
過程又都是在那裡獨特的冷涼的高山環境中進行，

高山烏龍茶有色澤翠綠、滋味甘醇、香氣淡雅、
越喝愈香、回味無窮的特色。加上那裡遠離現代污
染，更有山裡的清甜的泉水，用來沖泡烏龍茶，高
山烏龍用高山泉水沖泡成了絕配！

高山烏龍屬於輕設發酵茶。手工採摘的茶葉經
萎凋、搖青、殺青、重揉捻，團揉，看上去是一個
個小小半球狀的團團，呈深綠色，沖泡之後茶湯色
金黃，花香濃郁，特別耐泡。

茶莊主用一套精緻的瓷茶具，先用滾水沖熱茶
具，然後把圓滾滾的茶葉球放進茶壺中，用開水沖
泡，泡出的茶先倒入聞香杯中，讓大家傳聞香，
有人說聞到桂花的香氣，有人說是果香，然後才是
品茗，茶莊主告訴我們不要急一口嚥下，而是讓
茶水在嘴裡存留一會兒，茶的甘甜苦澀和醇香就會
在每個味蕾上遊走，深好此道的人就能品出茶的優
劣，甚至茶具的好壞都能品出一二。

茶莊裡還有茶梅和台灣的鳳梨酥賣，伯父買了
一大罐價格不菲的阿里山高山烏龍茶送給我，一定
要我帶回美國去，我自己也買了幾小罐，回去送同
事朋友，有一台灣同事看到罐子上的標籤，連聲說
遺憾，因為她不知道我去台灣的阿里山，否則一定
要讓我多帶幾罐回美國，她說阿里山的高山烏龍茶
是最好的，有 「綠金」之稱。

對於我來講，我從初識烏龍茶，一下子就嘗到
極品，還包含了伯父伯母的親情在裡面，那以後只
要喝烏龍茶，我就會很自然地想起我的伯父伯母。

回美上班的時候，泡一杯阿里山烏龍茶成了我
上班最大的樂趣之一，我還特地買了一個漂亮的紫
砂茶具，就為了不辜負這難得的來自寶島台灣又充
滿親情的高山烏龍茶。

後來回國，我把高山烏龍茶介紹給了父親，喝
慣了綠茶的父親也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烏龍特有的
芳香。父親告訴我，一九八六年去香港見到幾十年
沒見的大哥，大哥對小弟帶去的種種禮品都不大上
心，唯獨見到那包用簡易塑料袋裝的家鄉綠茶，
急切地一把拿過去打開來，很勁兒地嗅茶葉的氣
味，父親說現在明白了，哥哥是想念故土的味道
啊！

那罐伯父送我的阿里山高山烏龍茶，我一直不
捨得打開來，看它，我和伯父伯母在阿里山那幾
天快樂的日子就會浮現在我的腦中。直到今年父親
再次來美，和他一起又想起逝去十年的伯父，我們
父女打開那罐十年前伯父送我的阿里山高山烏龍茶
，用開水沖泡在父親從中國帶來的紫砂茶具裡，一
股清香的滋味瀰漫在空氣裡，淚眼朦朧中，彷彿看
見伯父那慈祥的臉龐正對我和父親微笑，舉起
茶杯，我心裡對伯父說： 「想念你！大伯！你在那
邊還好嗎？你看我正在喝你送給我的烏龍茶呢！」
那杯茶依然充滿了阿里山林間的清香，喚回了伯
父伯母曾給我的美好的回憶，依然那麼的餘味無
窮……

血濃於水的親情，不也像這高山上的醇香的烏
龍茶？無論世上多少風雨多少滄桑，它都不會被污
染，即使歲月和海峽把親人分開，可親情猶如那團
成一球的茶葉被珍存起來，一旦經由沖泡，就會再
次展露出美麗的容顏，發出新的芳香！離開了人間
的伯父，就像阿里山的高山烏龍茶，在我心裡留有
永遠的芬芳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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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文字抗日 劉勇強

一次看內地一個美食節目
，說的是鼎鼎有名的武漢洪山
菜薹。主持人說，最貴的洪山
菜薹是在一座寺廟裡。

不一會兒，主持人的身邊
出現了一位僧人。畫面中還出
現了一片碧綠肥美的菜薹，菜

薹就生長在洪山寶塔下。高高的洪山寶塔金碧輝煌，讓
人一見，頓生敬畏。主持人和僧人打趣道： 「我看這片
菜薹肯定每天都聽鐘聲生長，是沾染了佛性，所以長
得如此好，價格也高。」僧人卻笑而不語。

主持人長得胖乎乎的，當即掰開洪山菜薹粗壯的紫
色莖嘗了起來，他皺眉頭說： 「有點苦啊，這菜薹果
然吃也讓人立地成佛。佛語說，心裡什麼味，嘗出來
的就是什麼味，我現在大概心裡有點苦。」

僧人幫主持人剝開了菜薹紫色的皮，主持人再嘗，
若有所悟地說： 「原來菜薹是甜的，苦中帶甜。先苦後
甜，這不正是人生的滋味嘛。」

我覺得武漢的洪山菜薹真的如主持人所說，是沾染
了佛性。我去過寺廟，每次去都覺得自己內心受到了洗
禮。當然，我不像別人那樣瘋狂，在除夕之夜，他們排
長隊去寺廟敲響鐘聲，一家三口虔心去燒香祈福。但
其實本質，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希望佛祖保佑我們。
寺廟有古樹。寺廟裡的古樹散發佛光，抬起頭，所見
的是清蔭下，信仰的天空。在天台的國清寺，一口古井
旁，挺立滄桑古樹。我們一行人經過時，有眼尖的人
忍不住驚喜地叫了一聲： 「快看，樹上有松鼠。」循
他指的方向，我們果然看到了在樹葉間跳動的松鼠，樹
葉的綠光此刻明亮無比，似乎能劃過我們的神經。呵，
這松鼠一定也沾染了佛性，它把古樹當成了自己的家園
、樂園。而在普陀的普濟禪寺，香道兩旁都是碩大古老
的樹。在去西天的半山腰，走進一個小小的岔道，便望
見一小片森林。靠近一看，竟然只是一棵樹。這是一棵
九百多年的古樟。主幹生支幹，支幹生枝丫，密密層層
，各事其主。所有的樹幹斜向天空，廣達數畝。有一棵
樹上還掛一塊牌子：心迷就會苦，心悟就自在。

心迷就會苦，心悟就自在。活活，我也越來越
信佛。

沾染佛性
厲 勇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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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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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北地北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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